
若成

当第一缕彩烟漫过飞檐，整座古城
便从青石板的梦境里醒了过来。银饰相
击的脆响像撒落满地的碎玉，把四方街
的黄昏敲出一圈圈涟漪。而后，她便从
涟漪中央浮了起来——苗家的女儿，着
一身用晚霞染就的红衣。

银冠是行走的星河。十二只银雀衔
着月亮的碎片，在她鬓边筑巢；垂落的
流苏是雪山融化的瀑布，每一晃都溅起
星星的水花。压领银牌上錾着蝴蝶妈妈
的传说，随着舞步轻轻拍打绣满星辰的
衣襟。

她起舞时，古巷忽然柔软了。
百褶裙旋开，仿佛千亩梯田在春风

里同时翻涌褶皱。绣在衣角的蜡染图腾
活了过来——游龙潜入水波纹，锦鸡振
翅欲飞，衣摆翻覆间，竟是一部用针脚
记载的迁徙史诗。

而真正的神韵，早化作她流转的
气韵。

她扬手，银冠上的流苏便甩出一川
星雨；她顿足，裙摆旋开的弧度惊起了
满巷的流光。当彩烟缠上她腰间时，那
些银片突然与天光共舞——有的映着
清水江的波影，有的染着雷公山的霞
色，贴在她后颈最温顺的那一枚，反复
勾勒着某个清晨，绣花针尖上跳跃的那
点金芒。

围观的人群渐渐化作背景。纳西
老妪的眼角叠映着东巴舞仪的回忆，
举相机的游人在取景框里窥见了遗失

多年的节庆基因。有个孩子伸手想接
住飘来的彩烟，掌心却只留住一抹薄
荷味的凉。

突然，所有乐声戛然而止。
她定格在最高潮的舞姿里，银冠

歪向左侧，像被风吹斜的月亮。彩色烟
雾正巧漫过她的睫毛，凝成童话里的
琉璃霜。

就在这片寂静中，屋檐下的铜风铃
忽然自作主张地“叮铃”一声。

——于是整个古城继续起舞。
青石板在跳，流水在跳，晾晒的扎

染布把云朵跳成了波浪，连客栈灯笼里
的烛光都跳成了融化的蜜糖。

直到余晖收走最后一缕彩烟，她卸下
银冠走向巷口。有朵杜鹃花从绣片脱落，
飘进溪水，将带着这片绯红继续旅行。

而古城慢慢坐回青石凳上，把未尽
的笑意折进皱纹——今夜，每扇花窗都
会梦见自己变成了银铃，在月光下反复
练习，如何轻轻、轻轻地摇晃。

《舞宴拾遗》
彩烟缭绕古城醒，
银雀衔星落鬓青。
裙底梯田千浪涌，
衣边迁徙百图腾。
光转花溪惊鹤影，
袖收云海纳霞翎。
莫道曲终人已散，
一舞一步民族魂。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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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霖飞

南盘江的晨雾是软的，像江湾村阿
婆织了半辈子的蓝布帕子，轻轻裹着江
面。鸡叫头遍时，江水已先醒了，“哗哗”地
拍着岸边的鹅卵石，声音漫过稀疏的竹
篱笆，溜进村民的梦里——江湾村是江
两岸最散的村落，十几户人家沿江水蜿
蜒的曲线铺开，木楼的青瓦沾着晨露，烟
囱里还没飘出烟，只有李阿公的摆渡船，
早早就泊在老槐树下，船板被江水浸得
发黑，却亮得能照见崖壁上垂落的藤蔓。

我跟着李阿公跳上船时，竹篙往水
里一点，船身轻轻晃了晃，篙尖划过水面
的瞬间，溅起的水花沾在裤脚，凉丝丝
的。“这江啊，比我爹的岁数还大。”阿公
坐在船尾，手里的篙慢悠悠地撑着，目光
落在江面，“我小时候跟着爹摆渡，江里
的鱼多，一网下去能捞半船，白鹭成群地
跟在船后，啄我们漏下去的鱼。”说话间，
一群白鹭从江面掠过，白生生的翅膀展
开，像几片云贴在水上，它们低低地盘
旋，喙尖一扎进江水，便叼起条银闪闪的
麦穗鱼，脖子一扬，鱼就咽进了肚，翅膀
扫过水面，留下细碎的波纹，跟着船尾的
涟漪慢慢散开。

江两岸的树是随江长的，柳树把枝
条垂到水面，枫杨的果子像串起来的小
灯笼，挂在枝头晃。偶尔能看见红嘴相思
鸟藏在树叶里，“啾啾”的叫声甜得像江
里的蜜，它们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红嘴
啄着花蕊，翅膀扫落的花瓣飘进江里，被
水流带着走，成了最轻的航标。阿公说，
以前江里的鸟没这么多，前些年有人电
鱼、炸鱼，连带着鸟也少了，后来村里立
了规矩，不准破坏河流生态，还请了护江
员，每天划着船巡逻，鱼多了，鸟才又飞
回来。说话间，他指向远处的滩涂：“你
看，那是灰鹤，冬天从北方飞来的，要在
这儿待到来年春天。”

顺着阿公指的方向望过去，滩涂上
果然站着几群灰鹤，长腿陷在软泥里，慢
悠悠地啄着水草里的螺。夕阳要是再斜
些，会把它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和江面的
波光叠在一起，像幅会动的水墨画。滩涂
边的芦苇丛里，还藏着斑鸠和戴胜鸟，斑

鸠“咕咕”地叫，戴胜鸟的羽冠时不时竖
起来，像顶着朵小花儿，它们不怯人，见
船划近了，也只是往芦苇深处挪挪，依旧
低头找食。

往江上游走，江面渐渐窄了，两岸的
山陡起来，形成一道深深的峡谷。崖壁上
的藤蔓垂到江面，像绿色的帘子，风一
吹，帘子轻轻晃，能看见帘子后面的动静
——几只金丝猴正挂在藤蔓上，金红色
的毛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它们胆子小，见
了船就“吱吱”叫着往树冠上窜，爪子抓
住松枝，身子一悠，就从这棵树荡到那棵
树，摘了颗野橡果往嘴里塞，汁水顺着嘴
角流下来，小猴子还会用前爪抹抹，模样
憨得很。

“这些猴儿精着呢，知道我们不害它
们。”阿公笑着说，“去年冬天雪大，峡谷
里的野果少，村里的人就把玉米米查撒在
崖下的平地上，它们瞅着没人了，就下来
捡着吃。”正说着，峡谷深处传来一阵“簌
簌”声，阿公压低声音：“是野猪。”我顺着
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几只灰黑色的野
猪从草丛里钻出来，身上沾着草籽，领头
的老野猪鼻子在地上拱着，找土里的根
茎，小野猪跟在后面，时不时用鼻子蹭蹭
老野猪的腿。它们走到江边，低头喝了口
水，又蹭了蹭岸边的石头，像是在蹭掉身
上的寄生虫，见我们的船没动，也不慌，
慢悠悠地往峡谷深处走了。

江湾村的日子，是跟着南盘江的四
季转的。春天，雪水从山里流下来，江水
涨了，漫过滩涂，把山里的养分带到岸边
的田里。村里的人就趁着春汛插秧，阿婆
们会挎着竹篮到江边洗衣，棒槌捶在衣
服上，“砰砰”的声儿混着田里的蛙鸣，成
了春天最热闹的调子。这时的江面最绿，
像块浸了水的翡翠，岸边的野花也开了，
黄的蒲公英、紫的地丁，沾着水珠，风一
吹，花香飘得满江都是。

夏天的南盘江最阔，水面泛着粼粼
的光，太阳把江水晒得暖融融的。孩子们
脱了鞋在江边摸鱼，裤脚卷得老高，溅起
的水花打湿了衣襟也不管，只盯着水里
的鱼影笑。阿公的儿子阿明，去年从城里
回来了，说城里的河没有南盘江清，城里
的天没有江边蓝，他在村里开了个小小

的民宿，把木楼收拾得干净，让城里来的
客人住下，早上带他们看白鹭，下午去峡
谷看金丝猴，傍晚坐在江边听阿公讲江
的故事。

秋天的江最清，滩涂慢慢露出来，
满是贝壳和鹅卵石。候鸟从北方飞来，
滩涂上密密麻麻的，像撒了把芝麻。村
里的人会把家里的玉米米查和谷子撒在
滩边，给候鸟添点食，阿婆说：“它们飞
了那么远的路，也累了，该给点吃的。”
这时的金丝猴也忙，要趁着野果多，多
攒点力气过冬，它们在树冠间窜得更勤
了，偶尔会把吃剩的果核扔到江里，果
核顺着水流漂，说不定哪年就会在江边
长出棵小树苗。

冬天的南盘江静，水面偶尔结层薄
冰，阳光照在冰上，亮得晃眼。金丝猴会
跑到背风的崖下晒太阳，缩成一团，像个
金红色的毛球；野猪躲在山洞里，不怎么
出来；村里的人则生了火塘，围着烤红
薯，听阿公讲以前的事——讲他年轻时
救过一只受伤的金丝猴，养好了伤，猴儿
走的时候，还在他家门口放了颗野果；讲
江里的鱼以前多到能跳上船，讲他爹摆
渡时，遇见过大鱼群，把船都围了起来。

傍晚时分，我坐在阿公的船上往回
走，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白鹭归巢
了，灰鹤往滩涂深处走，峡谷里传来金丝
猴的叫声，远远的，江湾村的炊烟飘起
来，混着饭菜的香。阿公把竹篙横在船
上，任船顺着水流漂，他摸出旱烟袋，点
了火，烟圈飘在江面上，慢慢散了。“这江
啊，就像家里的老人，”阿公说，“它养着
我们，也养着这些鸟、这些猴，我们守着
它，它就不会亏待我们。”

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江水的清冽，
也带着芦苇的香。我忽然懂了，南盘江的
情缘，从来不是单向的奔赴——是江水
用乳汁养育了两岸的生灵，是村民用守
护留住了江的清澈，是金丝猴的跳跃、白
鹭的飞翔、野猪的踱步，给江添了活气。
这情缘像江里的水，流不尽，也剪不断，
缠在木楼的炊烟里，缠在摆渡船的竹篙
上，缠在每一个与江相伴的日子里，成了
南盘江最动人的模样。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李光员 李京卫

今年中秋之夜的雨，淅淅沥沥下个
不停，敲打在广西百色市那坡县坡荷乡
合村果散屯的窗台上，落在屋檐下。这
场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真让全村
人心里发慌。盼了大半年的团圆，终究
是没能等来一轮明月，倒是等来一场无
情的洪水，把家门口的稻田、操场，都吞
进了浑浊的洪水里。

就在前些日子，果散屯门前金灿灿
的稻谷将稻田装点成一片耀眼的金色
海洋，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大
地铺就的锦绣画卷。可是，八月十五中
秋节的下午，我刚进村时，那景象让我
瞬间傻了眼。记忆里那金灿灿、颗粒饱
满的稻谷田里，此刻一片汪洋大海，浑
浊的泥水裹着折断的稻穗，一片狼藉，
令人痛心。屯中央的球场，曾是我们中
秋之夜打柚子、唱山歌的地方，如今也
被洪水淹没了一大半，篮球架孤零零地
耸立在水里，像一个失落的哨兵。屯里
的阿爷、阿婆站在屋檐下叹气，说这雨
下了三天三夜，待收割的稻谷、玉米全
毁了。

晚饭时刻，家里的照明灯忽明忽
暗，年迈的母亲往我碗里夹着菜，却
没了往日的热闹。窗外的雨还在下
个不停，没有月亮的中秋夜，连空气
都透着凉意。我想起小时候的中秋，

家乡大榕树下摆着各家的月饼和水
果，我们追着跑着，看月亮从山坳里
爬出来，把银光洒在稻田上，整个村
庄都亮堂堂的。可今年中秋之夜，只
有雨声陪着我们，连思念都显得格外
地沉重。

夜里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渐渐小
了些，心里却五味杂陈。受台风影响，
这场洪水淹没了农田，庄稼毁于一
旦。那个漫长的雨夜，我想，明天一
早，全村村民肯定会扛着锄头去清理
淤泥，抢修被洪水冲垮的进村道路，
会互相帮衬着抢收未被洪水淹没的
庄稼。我坚信，家乡就像那棵三百年
的大榕树，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总能
稳稳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没有月亮的中秋，或许不圆满，但
能陪在家人身边，看着亲人、父老乡亲
眼里的韧劲，我忽然明白：家的温暖，
从不是靠明月照亮的，而是靠我们彼
此搀扶着，在风雨里一起扛过去的勇
气和能量。

我希望每一次回到家乡，所看到的
是家乡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
象，看得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愿家乡在壮美的山水间和岁月长河里，
平平安安走过春秋冬夏。我愿成为一棵
树，与家乡的大榕树一起，守护这片土
地，守护共同的家园。

（作者系文山州作协会员）

裴国华

在滇池的秋日里，时光像一幅缓缓
展开的画卷，细腻而丰盈。金风轻拂着东
岸的芦苇，带来一份淡雅的凉意，也唤醒
了人们对丰收与静谧的深刻感知。水面
如一面明亮的镜子，将天边的云影倒映
得清晰透明，轻荡的云絮仿佛在水面上
漂浮，随着微风的节奏缓缓舒展。那些天
际的云朵，好似天书一般，攀附在空际，
诉说着远古的秘密，也剪破了秋日的寂
寥，为这片土地添上一抹悠悠的诗意。

落日余晖中，一群大雁排成整齐的
天书，飞翔在空旷的天幕上。它们或低
飞，或升腾，高低错落，扬起阵阵秋风，把
大地装点得如画般静谧而深远。雁影远
去，留下一道浓淡交错的剪影，仿佛在诉
说着迁徙的故事，也在述说着生命的坚
韧与轮回。在这个季节里，白鹭身披澄澈
如玉的羽毛，悄然离开，似乎在为即将到
来的寒冬作最后的告别。它们的身影逐
渐消失在水天一色的远方，但留下一抹
清凉的余韵，如秋水般清澈，令人心生秋
日的静谧与肃穆。

此时的滇池边，稻海已变成金色的
海洋。稻穗如滚滚的金浪，在秋风中翻滚
起伏，似一片金色的绸缎在天地间铺展。
稻穗低垂着头，像羞涩的少女，轻轻地摇
曳着，似在向世人倾诉丰收的喜悦。脚下
的稻田仿佛波涛起伏，金浪一层层叠加，
给予这片土地最慷慨的馈赠。沿着稻浪
走去，迎面而来的，是成熟的稻穗散发出
阵阵稻香，飘散在空气中，弥漫着岁月的

厚重与沉甸甸的希望。
在滇池的另一边，荷塘已开始褪去

碧绿的衣裳，只剩下残碎的荷梗如瘦金
书法般静静地书写着秋的静美。这些枯
萎的荷花，仿佛凝固了夏日的繁华，将繁
盛的生命转化为一种更为深沉与雅致的
意境。荷塘边，菱角掉落，残荷随风摇曳，
留下一片静默的诗意。水面上，泛起点点
涟漪，像是秋天的思绪在水中漫游。偶尔
有几只水鸟掠过，划破水面，激起一圈圈
涟漪，那是秋风在水中奏响的低语。

垂柳的枝条轻拂水面，随着微风摇
曳着，荡起层层涟漪，如同少女轻摇的发
丝。孩子们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惊飞了
水面上的水鸟，也让这片宁静的湖水变
得更加充满生机。桥上，拨动弦琴的弦线
在秋日的阳光下闪耀着微光，仿佛在用
音乐讲述着秋天的故事。沿着曲折的桥
行走，能感觉到一种古老的韵味——岁
月静好，时光温柔。

水杉树披上了赭红色的外衣，宛如
秋天的彩绘，为这片秋色添上一抹浓浓
的韵味。野草刺入云端，长得如同绿色的
火焰，怒放着秋天的生命力。菖蒲在水中
生长，野鸭踏碎浮萍，泛起点点涟漪，仿
佛在诉说着秋天水域里的繁忙与静谧。
岸边，有一个钓鱼的人静静地坐着，银色
的月亮悬挂在水面上，仿佛一面明亮的
镜子，映照出天上的星辰，也映照出钓者
那份淡然的心境。而微风中，似乎还能感
觉到湖底传来的淡淡忧愁，那是秋天特
有的深沉韵味。

山间烟雾缭绕，像在低语着山川的

秘密。那些青山被薄雾笼罩着，如柔纱一
般遮掩着峻峭的轮廓，又如梦境般虚幻
迷离。远处的白墙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
微光，宛如旧时光的梦影，带着淡淡的怀
旧气息。游人在菊花的香气中漫步，阵阵
花香萦绕心头，令人心旷神怡。妇人挥锄
在夕阳下劳作，身影映照在湖面上，夕阳
染红了整个湖水，也映红了人们的心绪。
拖着长长的影子，她们在秋日的光影中，
动静相宜，共同演绎出一幅朴素而温暖
的画卷。

黛色的山峦被云雾轻轻笼罩，宛如
一幅水墨丹青。湿地公园内，蛙声在夜幕
中渐起渐落，如点点星辰般在夜空中闪
烁，带来一份静谧的秋夜诗意。水光浮
动，滴翠流芳，灯火点缀着湖水，宛如蓝
色的琉璃珠子闪烁在夜色中。这里，没有
春天的脂粉妆，没有桃李的娇媚，只有雁
阵书写的云字，芦花在霜中燃烧，映照出
滇池的骨骼与魂魄。

这片土地峻峭如锋，坚韧而深邃，
如那秋日的山峦，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与
沉静的美。滇池吞吐着夜空的星辰，吐
出大地的河川与山峦。云月洗涤心灵，
让人感受到天地的宏伟与静谧。蝉鸣伴
随着老去的夜色，沉入梦乡的深处。这
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幅静谧而华丽的
秋日画卷。

这里的秋色，不是调色板上的堆砌，
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每一片稻谷、
每一朵菊花、每一片枫叶、每一潭水色，
都在讲述着天地的故事。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何迎春

赴大理前，连日天气预报皆是
雨。然而步出大理站，却是阳光倾泻，
天地澄明。乘小巴至古城南门，方才
下车，炽烈日光恍若被人拉了电闸，
倏然暗下。凉风拂身，抬头只见一朵
墨云正掩去骄阳。拎行囊循导航寻客
栈，手背忽落两三雨点。愈前行，雨意
愈浓，慌忙躲至某家客栈檐下。老板
娘探身问：“可要住宿？”随她看房片
刻再出来，雨竟停了。因已订别处不
可退，只得辞谢而去。

安顿完毕，迫不及待步入古城。南
门人潮涌动，青黑色城墙上攀生绿蔓，
飞檐叠翠的城楼悬着“文献名邦”匾额，
墨绿底子浮着沧桑。门洞之上“大理”二
字金光流转，据说是郭沫若手笔。墙根
花坛姹紫嫣红，氤氲着浪漫气息。古城
方寸之地，自南及北不过一刻步程。此
城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今之所见乃一
九八二年重修之貌。纵横街巷间，木楼
错落，门扉洞开，贩卖着与天下古城无
异的吃食。正漫步时，又有雨星扑脸，未
及在意，雨势忽急。慌慌地从背包抽伞，
方撑开，雨却戛然而止。一仰头，撞见一
片湛蓝青天。

城中有座“总统兵马大元帅府”，
原为清初提督衙门，后为杜文秀起义
军的帅府。三进院落，石板道中高边
低，犹见尊卑旧制。庭间陈着古炮，绿
草茵茵，锈迹斑斑，静诉前尘。古城的
雨宛若顽童，才走数步，天色一沉，雨
点又至。初时疏落，欲不取伞，它偏渐
密；待撑伞时，雨却顿歇。若倔强不取，
它便淅沥不止。最妙是明丽阳光下忽
洒雨丝，叫人疑为风携雨至，正欲躲进
店铺，天又放晴。恍若云端有狡童，掬
水戏人。一条水街穿城西东，白族人以
磨盘叠石砌岸，流水如银，潺湖而下。
远处苍山如黛，近处亭桥杨柳，十二生
肖石雕憨态可掬。“红龙井”门下八角

古井，曾是全城人汲水之处。
五华楼巍然北门，三层飞檐似雁展

翅。登楼远眺，古城尽收眼底，白族村
落散落郊野，灰瓦白墙，如诗如画。被
这雨戏弄了半日，入夜后，索性空手漫
游。灯火鎏金，人声鼎沸，帅府前正燃
篝火，歌舞方兴，忽一场豪雨倾天而
下，三小时不休，浇散满城热闹。子夜
时分，商铺俱阖，沸腾古城忽然静默，
沉入睡乡，直至翌日九、十点钟，方被
拖着行李奔赴下一站的旅人惊醒。自
五华楼望洱海，宛如一方素帕铺陈在
天地方寸之间。小红书与抖音里的洱
海，总是迷人。

清晓赴 S 湾，天与海皆呈土灰
色。微风拂过，柳枝轻颤，寒意中人
们骑车呼啸而行，模仿短视频里的
姿态，却不知自己也成了风景。花车
播放云南民谣，载满欢笑的乘客往
复穿梭。灰天灰海灰路，虽不及预
期，仍阻挡不了人们摆出各种姿态
留影。或许因喜洲古镇外一池睡莲
太过明艳，灰色天幕终于睁眼，泻出
湛蓝。白云跌落荷塘，人们竟忘了洱
海，争相在断桥柳树下留影，唯余镇
口百年黄葛树静守时光。蝴蝶泉已
无蝶，唯留彩塑假蝶栖于石上树间，
凭人想象昔年翩跹。

午后的洱海变幻莫测。乌云压顶
时，海水墨黑；云隙漏光时，金柱洒
落湖面；晴空再现时，碧水又倒映蔚
蓝。云在天际，云在水中，与苍山共
绘丹青。时而巨云游至头顶，赐你一
片阴凉，他处却仍阳光璀璨，蓝湖生
辉。叫人不禁思索：是天美了海，还
是海美了天？静思片刻，乃悟苍山成
就洱海，洱海美丽大理，而天光云影
共徘徊，又美了洱海。坐于洱海边树影
下，追随光影变幻，看自然挥毫作画。
都市喧嚣远去，唯有宁静、清凉、舒心
与惬意，如水弥漫。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画里山村画里山村 汤青汤青//摄摄

山雨 山雨
张世杰

蒙舍罗记银饰坊
乌兰

那天巍山的天
是银熔的

云从穹顶偷溜下来
在罗记的银镯上绕成软纹
鱼儿从清泉处一跃而出
在长命锁上游来游去
银饰坊里的夫妻
把指尖的温度

敲进银片，让笑脸
在錾花间轻轻浮动

忽然就撞见
明清景泰蓝的釉色——

蓝得像那时的天，白得像那时的云
绿得像那时的浪

正顺着银饰的纹路漫开
古今的技艺，早被匠心连在一处
当我把那副银耳环挂在耳垂

珐琅的色彩便跟着晃
每走一步，都是非遗在轻轻说话

（作者系大理市作协会员）

山雨缠缠绵绵
给山里人家带来了
太多太多的珍奇

一串串火红火红的辣椒
一畦畦嫩绿嫩绿的韭菜
一树树金灿灿的红柿子

一坡坡层林尽染的风景……
山雨缠缠绵绵

给山里人家送来了
太多太多的希冀

山雨书写着时代的凯歌
山雨绘就着新时代的蓝图

山雨缠缠绵绵间
静待故友的
光临与邂逅

亲手小心翼翼
烤制一罐

喷香扑鼻的百抖茶
慰藉整个春夏的辛劳
慰藉所有的天良

慰藉所有关爱我的良师益友
山雨缠缠绵绵间

静静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
青山托起了农人们的希望
大地孕育出崭新的未来

白云养育了九州沃土的芬芳
美酒飘雪间

静静的湖泊养育出了
肥美的鱼虾大闸蟹……

红旗招展间
丰收的喜悦悄然间喜上了眉梢

红旗招展间
一幅幅壮锦熠熠生辉 呈现眼前

（作者系大理州作协会员）

风雨桥上
阿尼姑娘

站在岁月的河岸
小河淌水奔流入江
桂花树下，轻歌一曲
唱不尽绵绵相思之苦

愁不见赶马阿哥回返的马铃声
细数着，盼望着，攥紧着
多少月明星稀的夜晚

万家灯火阑珊，风雨桥上
执意等待阿哥的泪光
月圆了，人还没有圆
把自己拧进沸腾茶水
哀牢山秘境在召唤
白雾茫茫，茶山深深
山风暗藏着野香
水墨泼出的情歌
飘落在我心上

采茶姑娘 绣花的腰带轻飞
十指纤纤，在茶叶间飞舞

一方是仙境茶山 ，另一方是
烟火交织彩绘的村庄
（作者系弥渡县作协会员）

秋深柿子红
张培亮

深秋的风将柿子吹得通红
一个个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

映照着恬静的乡村与广阔的田野
累累的果实书写着丰收的喜悦

柿子树下有童年的回忆
那是我们的嬉戏打闹和欢声笑语

那时我们背着书包，手牵手
一起走过柿子树旁的那条小路
如今，又到一年深秋的时候

柿子依旧火红如初
只是很难回到童年的故乡

只能把那份美好藏在内心深处
如秋天的阳光，温暖而长久

愿我们珍惜柿子红时的美好时光
把往事深藏，把回忆延续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